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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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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兰，花色玉秀，姿轻盈，杯盏似的

花骨朵，高雅出尘，在诗笺上清芳四溢。

想当年古人仰面看花，轻声吟哦，“净

若清荷尘不染，色如白云美若仙”。不知道

春天的一场花事有多美，或一枝独挂，或许

多树挤满庭院，反正是那一树明净的花朵，

纤尘不染，快成人间仙境。

江淮之间的树，站在院子里，没有山石、

山涧、坡梁、天幕的衬托，总觉得少了什么。

一树玉兰，是适宜连同老园子的屋脊

一道欣赏。

玉白色的花与黛瓦，色彩对比，关键是

那一片鱼鳞细瓦之上，有了几盏清丽摇曳

的玉兰花瓣，便满屋脊明亮生动了。

旧房子的老屋脊，流泻过从前月夜的

融融月光，有一轮满月的皎洁安宁；飘洒过

几番春和景明时的急雨细珠；覆盖过古往

今来的几场大雪……有古城乡愁的深沉表

情，一座城池的风雅繁华。

细瓦与屋脊、白玉兰的关系，不妨这样

情定：瓦是花的衬托，花是清幽屋脊飘逸的

音符。瓦与花，花与屋脊，组成了一首内涵

丰富、意蕴生动的诗，生成在老房子的屋

脊，高低错落，有参差的美。

屋脊上有什么？一个地方的温婉气象。

瓦楞屋檐，升腾着一点一点的人间烟火气。

一片片的瓦，从屋脊高处顺势而下，俯

仰相承。我在十里繁华街市，像一只鸟翱

翔在天空，俯瞰一片有瓦的屋脊。地气上

升，忽阴明晴，瓦上是隐约的春树雨烟。

瓦上生雨烟。雨水打在瓦上，呈一朵

花状，玉珠飞溅。瓦在没湿时是灰瓦，落了

雨，浸透雨水，便成黛瓦。粉墙黛瓦，屋宇

之下，住着寻常百姓人家。这时候，密密细

瓦上迷蒙一片，瓦上烟就是水墨，一点一点

在宣纸上濡染。檐口衬托着一行垂挂的白

玉兰，枝上蹲着一只鸟，细细密密、若有若

无的烟，从瓦上蒸腾而起。

房屋是现实的，屋顶是精神的。屋脊

之上的花，自然是一个园子的风情之花。

老房子里的白玉兰，高过山墙屋脊，它

们举着一盏盏小酒杯，在向这个春天致意。

一棵树，站在山墙下，花朵满是向上的

情意，是整个身形轻盈举着，山墙、屋脊以

及走廊上木栏杆外，簇簇玉兰布满的空间。

此时玉兰虽是盛花期，却仍有几朵尚

未绽开的花骨朵儿，如蘸水后没有泡开的

毛笔头指向天空。

白玉兰映衬花格木窗，整个树形如女

子的一绺长发，柔顺滑落。垂下的花枝又

似一袭悬瀑——花朵组成的瀑布，幽香阵

阵，整个一大片在风中微微晃动。

有玉兰的俊俏花枝，给老房子带来不

一样的亮色，旧门窗上风吹过的痕迹与倒

垂而下，晃在眼前的花骨朵，提醒人们又到

了一年的春天。

还可以从窗子里欣赏。李渔说，窗子

是房子的眼睛。透过窗子，可以看见园子

里那些漂亮的花朵儿，俟俟地挤在一起，站

在那儿，簇簇一院子，把空间都布满了。园

子像一只大的布口袋，又像一只大竹篮，装

满了一园子的幽香清气。

为什么总觉得白玉兰，要衬上老房子的

屋脊来一道欣赏？那年春天，在扬州，我站玉

绣楼的二层小楼上，倚木栏杆，俯身向整个庭

院观望。此时，院子里气候温润，草木含烟，一

大片白玉兰花布满整个天空，它们是那么孤

独，又是那么高洁，悬在园子的上空，连同光影

参照，花影斑驳，组成生动而唯美的锦簇图案。

多少年过去，只要一想起扬州，就想起

何园房舍屋脊上的黛瓦，还有那一大片生

动美妙的白玉兰花。

当然，白玉兰花在未凋落之前，是不作

兴吃玉兰花片的。花是用来欣赏的，凋落之

后才可以吃，拖面糊油炸，酥脆而有清香。

掩映着老房子屋脊、山墙、门窗的玉兰花，

是悬浮着的，如浮在屋脊上的云，飘逸空灵，让

人想到山中烟云，飘浮在山谷里，是游动的。轻

盈无骨的烟云，映衬山谷，而冷峻黝黑的奇松

怪石，反过来烘托山窝里飘飘忽忽，蒸腾的云。

白玉兰，从枝上旁逸斜出，探过身来，

衬托老房子，老房子也衬托花。

互相映衬，就像人与人之间。

我自小生长在大山里，对竹子比较熟悉。

惊蛰刚过，一阵春雨，竹林里便冒出

笋尖，绛黑色的，一个个，一排排，一片片，

像已点燃的小火箭一样锐不可当。

没有几天的工夫，它会长得和旧竹一

样高，一样粗，这是其他任何树都做不到

的。一棵树长成10米高，可能需要50年，

而同样高的竹子大约只需要50天。

生长竹子的土层并不厚，有些竹子甚

至是长在岩石的缝隙中的，无论什么时

候，它们都青青郁郁，大雨冲不动，狂风刮

不倒，真令人惊叹！

为什么这并不粗大强壮的竹子有如

此旺盛的生命力？我问父亲，父亲说主要

是竹子的根厉害。

每年林场会砍掉许多竹子卖，我跟着

父亲上山去挖竹根，它们是烧锅的好材料。

刨开土，发现竹子有着异常发达的

根，盘根错节，相互缠绕，粗根上有着小

根，小根上长着密密的白色的须根。

竹子的根很深，最深的能达2米，你要想

把一棵竹子的根完整地挖出来，几乎做不到。

作为一根嫩竹时，它的根还比较浅，横

向匍匐生长，等地下根茎生长到一定密度

的时候，它们就会向地下生长，愈长愈深。

竹根的每个生长点都有一枚十分坚

硬又锐利的锥状笋尖，穿透力极强，几乎

可以刺穿任何坚硬致密的土壤，甚至可以

穿过岩石或越过阻碍物形成跳鞭继续生

长。正是这些复杂的根，才让竹子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这是其他树所不能比的。

冬天来了，大雪来了，皑皑的一片，而竹

子青青。你看到的是地面上那一份昂然挺

立，潇洒的风姿，却不知道在土层里面，正暗

藏着一场“兴”与“亡”的殊死搏斗。竹子的每

一条根都在拼命伸展，在砂石间穿行，汲取着

水分和养料，为春天来临作着充沛的准备。

竹子不光是自身有着发达的根，而且每

一棵竹子的根都是连在一起的。不管多大的

竹林，它们的根都紧紧地连接、交织在一起，

像一张巨大的罗网，覆盖在整个山坡上，在深

暗的地下，它们彼此相互支撑，团结一致。

郑板桥赞叹竹子：“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

东西南北风。”没有这么发达的根，没有这

一份相互的联结和支持，没有在寒冬和暗

夜的努力，便不可能有来年春天的勃发，

何来咬定青山？何来承受那千磨万击？

竹根还是高产的“母亲”，不需要耕地播

种，一些根过了一两年后，就能长出新的竹

子，十几年的工夫，一棵竹能发展到数万根。

父亲曾说竹子要“留三砍四不留七”，是

指要及时砍伐成材的竹子，才能给新竹子腾

出空间，竹林不仅“砍不败”，甚至会越砍越

兴盛。这兴盛背后的秘密，是地下的竹根默

默奋斗奉献，是地上的竹竿推陈出新。

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民族何

尝不是这样？

我们的根扎在哪里？是否扎在坚实

的土地上？竹子那样高，再大的风也不能

把它吹倒，再大的雨也不能把它冲走，是

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扎进大地，紧紧拥抱着

山石，不断地汲取营养。

一个人只有坚定自己的方向，才能把

根扎得稳，有了顽强的斗志，才能把根像

竹根一样努力地向四周伸展。见异思迁，

一日三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能像水

上浮萍，东飘西荡，到头来只是一场空。

竹子的强大，还在于它们的根紧密相

连，以庞大的根系为基础与自然界抗争。

周遭险恶，但不是一根竹在奋斗。

今日世界，一日千里，强烈的竞争力量

充斥着每个角落，高度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

要求人们紧密配合，这就迫使人们组成集体，

用团结的力量抵抗外来的“超重负荷”。

一个人脱离集体，他个体的本领再大，

怕也只是一时，终究将山穷水尽，寸步难行。

无论是《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还

是《高老头》中拉斯蒂涅，他们都有才华、

有热情、有抱负，一生都在不懈地努力，但

他们只是一味追求个人奋斗，单打独行，

终究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

立根破岩中，才能“拔地而起”；根根

紧相连，众志才成城。

老屋的墙脚有一尊石臼，它似一个苍

老别耄、行动不便的老人年复一日地蹲守

在墙脚，或许因为多年没使用的缘故，光滑

的外沿已经布满了青苔。据说，那是我祖

爷爷留下的唯一产业。

在农耕时代，石臼是锤粮捣谷必需的

石器之一，是农人给谷物去壳捣碎的一种

生产工具，石臼的使用是延续而漫长的。

在机械化没有普及的年代里，石臼替代了

农民捣谷碾豆的任务，给农村人生活带来

的便利是功不可没的。一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农村有了碾米机械，石臼才完成了它

的历史使命悄无声息地归隐了。

我很小的时候，农村随处可见石臼，石头

雕琢的东西都是很沉的，石臼就是其一，因为

沉重所以能经得住锤捣力的冲击。石臼的造

型属于那种上宽下窄的石墩，中间似一种锅底

状的圆坑，周壁坚硬光滑口，锤杵是一根粗细

合适的木棒，木棒一端歇进一块圆圆的轱辘

似的石柱，就成了用来上下锤捣粮食的杵头。

杵粮的动作蕴藏着一种刚劲，庄稼汉

一边锤捣粮食，一边喊着号子，悠扬的号子

随着杵头末端的木柄上下起落，稻麦被逐

渐地捣碎成做汤面的粉和粗糙的米了。

故乡是著名的江南鱼米之乡，素有“江南

米市”之称，可能是地域分布抑或是稻米更适

合于江南人的口味吧，稻米便成了人们饮食中

的主要之一，总之，我也没去进行考证。石臼

锤捣的稻米晶莹透明且略带粗糙，据说，粗糙

的稻米营养价值很高，那个年代，农村人还不

懂什么是营养，当家的女人们总是把捶捣出来

粗糙的大米在水井中左淘淘右洗洗，生怕稻米

会吃出个啥毛病，其实，稻米是不需要反复淘

洗的，没经过反复淘洗的稻米那才叫有营养。

大人们在捶粮捣谷时，我喜欢蹲在一旁

看着，有时还把自己的小手搭在杵棒上，跟

着大人们捶捣的节奏上下起伏而动。往往

会讨来大人们的一顿训斥，说我碍手碍脚

的。都说小孩喜欢过年过节的日子，这话一

点不假，我是最盼望逢年过节或婚殇嫁娶，

每到逢年过节或者谁家儿女结婚等，隔壁的

乡邻总会来找妈妈帮忙，将做团子的白白的

糯米或黑黑的芝麻在我家的石臼里捣碎。

那年代，糯米很金贵，因为糯稻产量不高，所

以一点点糯米或芝麻也要细细地舂上个把

钟头，而村里的乡邻又很多，所以往往是忙

不过来的。常常有人因为怕等，夜里两三点

就来敲我家的门借用石臼。沉闷而坚实的

舂米声并不优美。那不绝于耳的声响，只是

消耗着体力、流淌着汗水的辛酸而苦涩。

有时候，我也和玩伴们去石臼里舂一

些可以吃的东西。那是和玩伴放学回家路

上在地里摘得苞米茬子或者麦子米。我们

先把苞米或麦子用水浸泡后捞出来，阴干

到半干不湿的程度，然后放到石臼里把苞

米或麦子的外皮舂掉，用簸箕扇净皮后放

进锅里用火慢慢地炖，这样的吃法很香的。

更好吃的美味要数豇豆丸子了，我们

经常采些生产队里豆秸秆上没有摘完的干

豇豆，放进水中浸泡一天多，泡得松软了，

放进石臼里使劲地碾，碾得黏糊糊的，偷点

家里的红糖做调料，然后用手揉成团子放

到饭锅里蒸熟，当成去学校的零食吃。多

少年过去了，想起松软的豇豆团子，想起舂

去皮壳的苞米，往日那些艰难而又充满快

乐的少年情怀总闪现眼前令人难以忘怀！

石臼是先辈在艰难岁月中生活的记事

本，是我心中难以湮灭的往事，是拓印时代

变革的苍老印记，它见证了那个年代的苦

辣酸甜，它不仅是祖爷爷留下的东西，更是

时代遗留下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产物。 枸杞头，即茄科植物枸杞的嫩芽茎，

又叫枸杞芽、枸杞尖。这种枝干带有棘刺

的低矮灌木，每于初春时节，伴着沉雷的

召唤，先在细长枝条上支起尖尖的，像小

羊羔柔耳般的嫩芽。再经数场酥雨的浸

润，便蓬蓬松松地装饰起绿色的梦境。

作为一种上好的野菜，国人食用枸杞

头的历史悠久。早在2000多年前的《诗经》

中便有“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的描述。然

相对于因药用价值而广为人知的枸杞，枸

杞头因多为野生，数量有限的缘故，使得不

少城里人对它们很是陌生。即便在农村，

也不像上得了筵席，能招待嘉宾贵客的荠

菜，枸杞头通常只在家常便饭中客串打杂。

我首次吃枸杞头，是工作后到同事小

徐家串门。外面雨水滴答，我俩窝在室内

闲聊，直到肚子咕咕叫，才发现已过午。

于吃饭时，赫然便见桌上有嫩生生的野蔬

一盘，形别致、色鲜亮，只是未知其名。

“这是什么菜？”我问。小徐笑笑说：

“枸杞头呀，不知道你吃得惯不。”嗅着那

股不停往鼻孔里钻的清香，由不得我不麻

利地搛上一筷，细细地品。

需要申明的是，初尝枸杞头的味道并不

好，远不及其香味那般诱人。入口不仅有隐

约的苦，还带着些许涩味，颇有吃药之感。但

当吃到第三筷时，起先的微苦已化为津津的

甘甜，混杂着油香，浓郁蔓延在齿间。该种苦

后回甘的滋味，好似一个小女子恰到好处，惹

人爱怜的娇嗔，让人吃过一回再也忘不掉了。

正是从那回起，我平日买菜时，便格

外留意起了这清芬爽嫩的春日美蔬。不

过，菜贩处的枸杞头，不仅不常有，即便偶

尔能碰上，也不尽是嫩芽，往往粗细长短

不一，甚至还会混些杂草。回家后，得自

己动手整理一下。而每次择完枸杞头，指

甲缝里都会留下老烟渍般的深褐色印迹，

至少得有个三天才能褪下去。

至于枸杞头的吃法，其实有很多种。

只是大凡料理野菜，为了最大程度保留其

朴实本味，尽量用简单的方式加以烹饪。

除了当初那盘让我念念不忘的凉拌枸杞

头，仅施油盐的清炒一法，也深合吾意。

面对一盘举箸欲探的清炒枸杞头，腾

腾热气中四溢出一股源于大自然的清新

草药香，真能让人想起阳光下的碧野。兴

许是炒菜时，将枸杞贮存了一冬的绿给逼

了出来，那油油碧色竟比田间来得更浓更

亮。盛在素净瓷盘中，洁白与碧绿，这和

谐淡雅的搭配，简直绝了！

夹上一筷。清炒突出了枸杞头天然

的苦味和微微的凉意，如饮草木清气。筷

子一路下去，辛香绕鼻、甘美爽口间，顿感

春天的丰盈娇美、魅力无边。

若深究起来，这款貌似伶俐小家碧玉的

清炒枸杞头，还曾夺了不少侯门绣户的风头。

《红楼梦》六十一回中有一个情景，三姑娘和宝

姑娘馋枸杞芽儿的清芬与爽嫩，于是大大方方

一掷就是五百钱，交给厨娘柳嫂去采办。里面

提及的“油盐炒枸杞芽儿”，便是其前身。

而如今不少吃腻了寡淡大棚蔬菜的孩

童，同样钟情于枸杞头。就像我的一个侄

孙，自幼不太喜欢油菜、菠菜的他，唯独对

枸杞头青睐有加。当然，仅仅加盐炒来是

难以让这位嘴刁的小少爷多夹几筷的，通

常还会搭配其他一些辅料，如春笋丝和瘦

肉丝等。虽说在整道菜里，枸杞头或许已

不是主角，但它们独有的那份其色其香其

情其态，仍是瞬间便将春天送入了碗里。

我们乐山大楼3号新来了一位保安老

李，每次见我都举手打招呼，每天站在铁门

前认真守护大门。老李的运气不太好，刚

来了没几天就遭遇了来势汹涌的奥密克戎

毒株。那天清晨大楼突然封闭了，铁门紧

锁，只出不进，得5天，这下苦了老李。

晚上8时多，我到楼下取报纸，来到门卫

室，见老李在3平方米许的小屋里展开躺椅，

上面铺了一条白色的被子，既当褥子垫，又

作被子盖。我疑惑地问老李，就这么一条被

子，不冷吗？老李满足地说，有空调不冷。

翌日清晨，下楼倒垃圾，见老李正在吃早

餐。我问他吃什么？他憨厚地笑曰，面条。就

那么一大碗面条，其他啥也没有。我追问，那

你中饭和晚饭吃什么？老李说，面条。我向他

科普，早饭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

老李听罢憨厚地笑笑，满脸绽放出皱花儿。

老李53岁，比我小许多，看上去却比我苍老。

下午，大楼开始全员核酸检测。步出

大楼，细雨像雨打芭蕉一般落在伞上。见

老李冒雨伫立在拐角的警戒线外，我说，下

雨了，撑把伞。他淳朴地说，没事。做完核

检回来，见老李如雕塑一般还在风雨中挺

立。我不由得想起了中学时学农劳动的情

景，大风呼啸，雨丝纷飞，农民根本不在乎，

照样干农活。如孟子云：“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第三天清晨，我到楼下倒垃圾，见快递小

哥骑车送东西，老李打开铁门，举起手里的测

温器先是给他一枪，然后，配合小哥一起取出

许多纸盒子、塑料袋等东西放在门卫前临时

搭起的木板桌上，随后他又拿起塑料瓶，对这

些快递喷洒消毒，并仔细察看快递地址，最后

拿起一支粗水笔，在快递上放大写清楚几零

几室。恰此刻，一位女士来取网购的一大包

矿泉水，老李热情地帮助她抬到电梯口。

细节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素质，无意中看

到这些细节，打心眼里感佩其一丝不苟的认

真和助人为乐的善良。我关切地对老李说，

这几天辛苦了，他淳朴地说，不辛苦，比起在

老家干农活轻松多了。跟着老李很自豪地

说，老家在四川南充阆中，就是张飞的故

乡。我问，在家都干些什么？老李掰着手指

告知，在家种地，当了三年队里的生产队长，

每天带着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主要

是种水稻、小麦和蔬菜，还有红薯等。

我问，每个月收入多少？老李感叹，主

要是靠老天爷吃饭，没什么收入，政府每月

每人补贴 100 元。我惊讶地问，那怎么够

花？老李解释说，买些油盐酱醋和生活必

需品，能凑合，但是生病就没办法了。父母

都去世了，女儿也出嫁了，所以和老婆出来

打工，赚点钱回家养老。

我打破砂锅问到底，你到了退休年龄

有没有养老金？老李说，每年交3000元养

老金，交满15年，退休后每月可以领到800
元。为了交养老金，现在趁还干得动活，出

来打点工。我问，在这里当保安每月收入

多少？他告诉我，每月4800元。我掐指算

了一下，每天工作12小时，周六和周日也不

休息，收入不多。但他知足地说，这些钱够

花了，只是血糖有点高，平均每天吃药 12
元，如果血糖降不下去，就去打胰岛素。

封闭的那 5 天里，老李每天和衣睡在

那间值班的斗室里，每天三餐，不是一碗面

条，就是面条一碗。虽吃的是粗茶淡饭，看

门却尽心尽力，像一头老牛：吃进去的是

草，挤出来的是奶。

第5天解封时，我赶紧到超市去购物，

提了两大袋食物，吭哧吭哧来到门卫室，我

递给老李一篮子鸡蛋，关照他说，每天早饭

吃个鸡蛋，要增加营养，关键时刻，你千万

不能倒下，我们大家需要你。

足不出户的日子里，看书报累了，便站

在窗前眺望外面的风景，发现马路对面的两

幢大楼拔地而起，高耸入云。禁不住联想起

来，楼层再高，都离不开地基，正是那些默默

无闻的基石组成的地基，撑起了豪华漂亮的

高楼。老李，不就是大楼的一块基石吗？

哞——哞——哞——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脍炙人

口的数九歌刚接近尾声，一望无际的田野

上，遍地的耕牛就“哞哞”地叫醒了一幅灵

动的《春耕图》。

我一直觉得，低沉而浑厚的牛哞声，是

大地上最动听的音乐。宛转悠扬，如同田

野里一阵大一阵小刮过来的风，低回高亢，

犹如头顶上一片浓一片淡飘过去的云。“哞

哞”叫声，穿透24节气，叫醒了冬眠的土地。

苏醒的大地上，遍地的耕牛成为不可或

缺的风景。弯曲的犄角，饱满的身躯，强壮的

四肢，坚实的蹄子。耕牛甩着尾巴，长长的涎

水，一串一串从嘴角绵延垂下，滴入了蹄下的

泥土。四只脚踏进地里，留下了梅花一样的

蹄印。肩上的人字形挂架，勒进了颈脖的皮

肤，戗起一坨子的肉团。拉犁的缰绳，绷得如

同一条直线，摩擦得肋骨两侧裸露出深深的

印痕。犁铧翻起的泥浪，把泥土的气息给完

完全全地释放出来。空气里洋溢着新翻泥土

的清香，引来成群的鸟儿在土块上跳跃寻食。

哞，一头牛哞；哞、哞，两头牛哞；哞、

哞、哞，三头牛哞；哞、哞、哞……遍地牛哞。

穿透炊烟暮霭，搏击宁静空气，传向

田野山冈，在晨辉夕照中，谱写成农耕大

地上一个个低沉舒缓的音符，以朴实无华

的诗意，唱响一曲农耕文化的乡村牧歌。

人与耕牛是春天的命运共同体。人走

在耕牛的左侧，嘴里一边不停地发出“嘁”

“嘿”的口令，指挥着耕牛前行的方向和速

度；一边稳稳地扶住犁尾，把握犁头入土的

宽度和深度。偶尔把鞭子扬起，往天空一甩

一抽一荡一收，啪的一声巨响，犹如凭空放

了一个没有硝烟的鞭炮。那不是鞭牛，而是

为了听一声炸响春天的气息。耕牛通人性，

人与耕牛耕作时配合默契。人给耕牛套上

牛轭，耕牛就知道下田；人鞭梢一抖，耕牛就

知道加快脚步；人犁把一提，耕牛就知道转

弯……人与耕牛，就是一幅祥和的田园画。

“身无一毛利，主有千箱实。”自从人类

驯化了耕牛，耕牛就成为了人类的好朋友，

好伙伴，好帮手。有了耕牛，人类就能把希

望的种子抛进泥土里，然后长出果实来。

有了耕牛，人类的脚下就会生出一阵风，风

在人类的脚下使劲地吹，人类便醉在了这

风里。耕牛对于土地的眷恋，也不再是简

单的生存上的依赖，而是将土地中的经纬

线，当成谱写在大地的乐谱，用“老黄牛精

神”期待“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用辛

勤的汗水和气力，换来一次次春华秋实。

当泥土的气息完完全全地释放出来后，

人蹲在地头上点燃一袋烟，烟雾在他的笑容

里升起来，一声牛哞裹着尚未散尽的大口地

喘息，又把这团黑黑的烟雾捧得更高更远。

夕阳西下，人和耕牛，眼睛不约而同

地一起看向崭新的田畴，最后一次检阅自

己的劳动成果。

白玉兰与老屋脊
王太生

立根原在破岩中
熊代厚

墙角的石臼
汪宝生

活色生香枸杞头
钟正和

保安老李
李 动

遍地牛哞
杨金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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